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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辉：思考着，热爱着
我只要爱你，

不管你知或不知，

无论我何时何地。

———社科实验班 2007 级 韩平

你在苦难中坠地 /

我在盛世里成长 /

二十年坦途坎坷与你

紧紧相依

—————经济学院2017级 卜颂

听奶奶讲述您的伤痕

累累，

听妈妈讲述您的负重

前行，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讲

述您的繁荣昌盛吧

———自科实验班2017级 苏博裕

今后，你我 / 复旦→

復旦 / 旦福，

旦惜

———传播学 2017级 钱小幻

诗歌

我和我的祖国

我 自 1957 年 踏 上 讲 台 以

来，至今已逾六十载。在长期的

教学实践过程中，深感教学工作

的重要和教师责任之重大，更体

会到教师在教学中自觉提高德

育修养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教

师的工作必须遵循一套独特的

教育规律。按我的体会，教学工

作的最大特点是一类“良心活”、

“长线活”、“合奏活”、“技艺活”

和“个性活”。他们的工作常常不

符合社会中流行的认知，诸如急

躁、速成、“立竿见影”、“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教育似马拉松赛，

绝非短跑！）、“一刀切”、学制前

移以及揠苗助长等。深谙上述教

育特点的良好师资队伍，对学生

身心的健康成长和人才辈出发

挥着突出的“灵魂工程师”的作

用。

我深深地体会到，若按德识

才学的高低和教学实效来分，教

师似可分为三个层次，形象地称

作“三层楼”。

第一层属于体积最大的底

层，暂称“教书匠”。泛指一类把

教学工作当作传授知识和技艺

的职业来对待的教师。他们能认

真完成自己的任务，但对教学规

律、教学生态、教学艺术和教学

长效等方面，还考虑得很少，多

数还停留在战术层面上。

第二层暂称“教学家”。他们

职称很高，把教学工作当作终生

事业，是受学生和同事们肯定的

好老师。但在社会影响、教育理

论、教育远期效果上的表现还较

一般。

第三层是德高业精、声名远

扬的教育家。具有战略意识、高

瞻远嘱；深谙教育规律，是教师

楷模、社会良心、民族脊梁。“教

育家”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出来的

“高级职称”，而是耸立在人们心

中的丰碑。

中华民族十分重视教育，几

千年来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教育

家，诞生在两千余年前、被尊为

“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的孔

子，主张的“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和“有教无类”等许多教育思

想；唐代韩愈提倡“道之所存，师

之所存”和“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 " 等语；近代教育史

上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怀

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的崇高情怀，影响过无数后

来人；至于曾经活动在我们身边

的许多现代教育家，如老校长苏

步青先生和钟扬教授，都是优秀

教育家。

能登上“三层楼”的教育家，

人数虽然有限，却是众人学习的

好榜样。如果当教师者人人愿仰

望、愿追梦，那么，即使绝大多数

人登不上“三层楼”，也能鞭策自

己不断进步，不断提升德业境

界，从而更有利于做好以德育人

的教学工作。

目前，高校还存在重科研轻

教学的问题。究其一个重要原

因，是教育的一些固有特点，尤

其是前述的“良心活”、“长线活”

和“合奏活”等特点，为某些短视

的领导或群众所忽视。因此，国

家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教育工作

和教师生活等方面应给予更多

关怀。（作者为生科院退休教授）

登高望远──人人仰望“三层楼”
周德庆

姻 谢希德校长与通过 CUSEPA 考试的同学张东辉（后排中）、臧

军（后排左）、施忠（后排右）合影

张东辉 1989 届物理系 中

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东辉教授对化学反应动

力学理论的理解非常透彻，他在

这方面的研究能力也是世界顶尖

的，与他的合作，能使研究更加深

入、更加透彻地了解数据和理论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张东辉工作上的好
搭档、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院士给予他
的专业评价。

在复旦建校 80 周年之际，18

岁的张东辉进入物理系就读。这

样的机会虽然只是偶然，但今日

回想却是必然的结果。当年张东

辉就读的高中获得一个推荐免试

进入复旦的名额，成绩排名第一

的张东辉自然拔得头筹。有趣的

是，即使提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他仍然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取

得了超过国内所有大学录取线的

成绩。“这个分数也算是对得起

母校的。”他风趣地说。

世代以打渔为生，张东辉的

父母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用

勤劳的双手为孩子们创造了比较

宽裕的生活条件，也愿意全力支

持他的学业。

高中时候的张东辉是一个

“不做数理化作业”的学生，这并

不是因为偷懒，而是他觉得“我都

会了”。在保证老师布置的题目

都会做之后，张东辉会自行寻找

题目练手，并在上完课后把相关

题目都浏览一遍以确定自己是否

掌握。“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会不

会做，会做的就不用去写了。”利

用这种快速做题方法，他在大学

期间做完了好几本厚厚的专业课

习题册，题量远远超出了老师的

要求。喜欢跟着自己的节奏去思

考问题，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延续

至今的一种学习习惯。

在名师云集的复旦，他记忆

中最清晰的还是当年物理系的任

课老师们，提起他们的名字，恍然

如昨。最早的专业课是力学课，

教这门课的郑永林老师讲课条理

清晰、深入浅出，写一手漂亮的板

书。教量子力学的苏汝铿老师，

上课时声如洪钟，把抽象的量子

世界描述得通俗易懂，很受学生

欢迎。教固体物理的金晓峰老师，

后来成了物理系的系主任。

在复旦读书的日子简单而又

充实。张东辉回忆：“那时，同学们

在一起最大的乐趣就是比赛做

题，一道道难题被攻破时的喜悦，

一种新的解题方法被发现时的成

就感，这种简单的快乐纯粹而满

足。”也正因为如此，张东辉练就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了他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

校内高水平的国际水平学术

交流会也给张东辉带来了巨大的

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轨迹。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位华

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先

生。他在 1986 年获得诺贝尔化学

奖，之后受邀来到复旦演讲。听完

他的报告，张东辉对他的研究方

向———交叉分子反应动力学产生

了兴趣。当他后来通过 CUSPEA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

划）项目到美国留学，面临选择导

师和研究方向的时候，便决定做

与李先生相同的课题，由此决定

了他一生的科研之路。

1988 年，他赶上 CUSPEA 项

目招考的末班车，通过考核于

1989 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截止到最后一批结束，前后十年

间共有约一千名中国学生通过

CUSPEA 项目被送往美国学习。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部分人并

没有继续顺着科研的路读下去，

而是转行到金融、IT 等领域打

拼，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不俗

的成绩。面对人生的抉择，张东辉

也曾彷徨过：“那年我们临近毕业

的时候，非常流行在华尔街用物

理、数学的模型等方法做金融分

析，但总觉得还是有点遗憾，没有

体现该项目成立的初衷和期许。”

最后他放弃了成为华尔街“弄潮

儿”的机会，仍然选择了与之相比

更加“安贫乐道”的科研工作，正

因为如此，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

研究者、一位科学院院士。

在通过 CUSPEA 考试后，经

常在校园里散步的谢希德校长，

与包括张东辉在内所有通过考试

的同学见面合影，并为他们亲笔

写了赴美留学的推荐信，这给了

他莫大的鼓励。

在外漂泊经年，游子归心似

箭。分别在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

学完成博士学位及博士后研究

后，张东辉于 1997 年应聘到新加

坡国立大学计算科学系任教，

2000 年升为副教授，同年获得新

加坡杰出青年科学家奖，三年后

又获得新加坡国家科学奖。2004

年，张东辉在即将获得新加坡国

立大学教授教职之时，选择回国。

“不管走到哪儿，我的根在这片土

地。”回国之后，张东辉在中国科

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化物所）开

辟了一片研究新天地。他与实验

化学家杨学明院士展开合作，达

成了理论结合实验的联动机制，

形成完美的配合。同时，化物所

也在竭尽所能地为该项目研究创

造更好的实验条件。在这样天时

地利人和的研究氛围中，张东辉

团队将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研究

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张东辉的研究偏向基础理

论，即研究化学反应的本质、化学

反应的微观机制、发生时的伴随

现象等，并为控制化学反应提供

思路。所以在化学反应动力学精

确研究这一方向上，张东辉和他

的团队是具备了当仁不让的世界

顶尖科研水平。

所有的成就始终都离不开他

对化学反应动力学理论研究充沛

的热情。期间也曾遇到困境，尤

其是在第一次计算一个四原子反

应体系微分反应截面的时候，张

东辉持续了十年之久，“但在最终

成功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所有的

挫折和痛苦都是喜悦的催化剂。”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张东

辉坦言：“做科研是很费时费力

的，只有热爱，才能不在乎其中所

经历的艰苦。如果可以做到于公

能够为祖国、为科学事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于私能够满足自己的

兴趣爱好，则是最圆满的结果。”

复旦对张东辉的影响，不仅

在于学术，更在于思想和精神。校

训有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他秉承着自己一贯的风格，

不追求四项俱全，而是把“近思”

做到了极致。思考一直是他的生

活和工作习惯，也是他的兴趣爱

好，更是他的信条。张东辉笑着

说：“有一次，上小学的孩子捧着

奥数题来求助，就是这么简单的

题目我也是要找出 N 种解题的

方法，并选择最优的方案。”

“治学不求多，但求最优。”张

东辉用热爱和投入，孜孜不倦地

实践着母校赋予的求索精神。也

许正因为如此，离开复旦如许岁

月，张东辉却并未对校园产生疏

离。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到校园里

走走，看看当年住的宿舍。每当春

芽绽枝，梧桐落黄，一景一物都会

展现出不曾被忽略的美，纵使此

身已游历诸国、踏遍天涯，也感觉

仿佛从未离开过。

文 / 潘佳钰 褚菊梅（来
源｜《复旦人》第 33期）

老教授谈教学


